
时近午夜，抽完一根烟洗了脚，正要关

机上床睡觉，手机却争分夺秒般的响了起

来，搭眼细看：藏友活贼。这小子多日不见，

这么晚了会有啥事？

电话那头带着哭腔：“老兄，你过来下

吧，我走之前，还想见你一面。”

“怎么，你要去哪？”

“我没脸再活啦！”

我一惊，头上立马浸出一层冷汗，顾不

上给家人打招呼，丢下手机找来车钥匙，风

急火燎地便往楼下冲。

“活贼”真名霍翟，自小跟着盗墓贼上

道，早早就在收藏圈混。人鬼精，性子暴，还

爱烧造装化。在县里也算个半褂子“玩家”。

我也喜欢古玩多年了，同活贼曾有过多次交

道，在圈里算是比较近的藏友。

推开活贼的家门，屋里满眼乱象。电视

被砸了，地板上到处是破壳残件。沙发罩不

知犯了什么错，奇怪地耷拉在一株盆景树

上。寻“活贼”，他正撅着屁股，把脸捂到沙发

角上怄气。我走过去，照他屁股上就是一脚，

厉声说：“怎么啦，起来。”“活贼”闻声一震，

转身抬眼一下子抱住了我的两条腿，像是溺

水人猛地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我拨开他两只

手，要扶他站起。他不站，就势跪下，啥话不

说，开始用双手抽打自己的脸，一下，两下，

是猛命的抽打，没几下，双脸便充满了血印

子。我捉住他双手，把他拉回沙发上，紧挨他

坐下问：“究竟咋回事？”他挤吧着眼睛，咬着

牙，语无伦次地说：“汝瓷盘，王八蛋，”“怎

么，那个盘不是在你这里吗？”“在个屁，就是

这怂货，快把老子气死了，”说完，他又抽手

照自己脸腮打起来。

说起汝瓷盘我清楚，那是去年春天的

事。A 市的一个藏友，多年前在生意场上欠

下活贼两万元，被活贼追逼的顶不住了，愿

意拿出一个汝瓷盘抵债，交货那天，活贼非

让我去不行，说是要替他把把眼。老话说：

“家有资产万贯，不如汝瓷一片，”对这

种贵重的硬货，我也是书上看得多，亲手把

摸得少。

到了 A 市，债务人打开层层致密的包

裹，捧出个巴掌大的小盘，径口约 12 公分，

釉面呈天青色，通体莹润肥朴，光亮似锦，素

净典雅，看着这小巧灵珑的东西，我同活贼

一时都吃不准。这也难怪，据说眼下国家鉴

定汝瓷，也不是大师一人说了算，而是邀数

十位专家到场，逐个上手把眼后签字，多数

认可才能定性。

见我们俩人犹豫不决，债务人显得很大

度，说：“你们拿去请人鉴定吧，东西对了咱

们成交，不对再给我拿回来。”没话再说，收

好宝贝小盘我们便退了出来。

活贼性子急，脾气焦，坐上出租车后，没

想到他马上就要去机场，我问去哪儿？他说

北京呀，找大师不去北京去哪，我没法，谁让

我蛤蟆栓到鳖腿上了呢。

从机场出来，天已经黑了，街上行人很

多，各式各样的街灯把夜幕映的透亮。我们顾

不上吃饭，直奔用手机搜索的地方———故宫

博物院，我说现在都下班了吧，活贼说先去碰

碰运气。果然，来到故宫博物院门前，不等我

们开口，就有人主动上来搭讪。说明来意后，

那人乍一看贼眉鼠眼，态度却十分热情，他告

诉我俩，鉴定汝瓷，国家的头把交椅是叶佩兰

大师，现在出国了，问我们谭大师行不行。“谭

大师是谁，我们没听说过”，鼠眼人说，“也是

看汝瓷的专家，你见了就知道了”。

懵头晕脸地上了鼠眼人的车后，串街，

拐巷，半小时后在一家文物店门口停了下

来。店面很阔，门灯贼亮，跟着鼠眼穿堂过

厅，后面是个四壁典雅、古香古色的四合院，

走进正面堂屋，端坐在客厅沙发上的人是一

双肥硕的蛤蟆眼，想必此人就是谭大师。他

的身后，站着个脖颈都露着纹身的红头发，

见我们进来，蛤蟆眼和颜善目，满脸堆笑，倒

是他身旁的红头发让我心里发怵，顿生一种

被人挟持和绑架的不安。

蛤蟆眼屏气凝神地看过我们的东西后，

眯着眼想了会，然后不屑一顾地摇摇头，连

说东西不对，先是说天青色里泛见月白，釉

色不对,再是温润的肤面有种涩躁感，光滑

度不对，重要的是汝窑从来没生产过这号东

西，器形也不对。他说现在世界上已确认的

汝瓷有 73 件，分别藏在法国卢浮宫、纽约大

都会、伦敦大英，以及北京和台北故宫等博

物院。民间几乎没有，汝瓷窑口在河南，你们

山西咋会有这东西呢？

话已至此，我拍拍活贼，示意马上走。活

贼上前收裹小盘，蛤蟆眼却没松手，转身拿

出个高倍放大镜，又仔细看了半天才松手。

见我们要走，红头发闪过身挡着了去

路，说要交完鉴定费才能走，我问多少，他伸

出两个指头，我说两仟，他摇摇头，我靠，这

也太黑了吧，我瞟了眼活贼，他眼睛血红，拳

头攥得很紧，我推他一把往出走，没办法，这

里不是说理的地方，只得挨宰。跟着鼠眼来

到前店，我掏出银行卡刷完两万，才逃命似

地跑了出来。

生气，劳累，再加上已是两顿没有吃饭，

走在大街上，我俩都有点跌跌撞撞。在一家

面食店填满肚子后，我问活贼，“现在去哪？”

这小子可能是让那帮人气蒙了，斩钉截铁只

一个字“回”！

晚上没有飞机，我们踏上了南下的列
车。进站时，在人头攒动的人群里，我隐隐扫
见了鼠眼和红头发，不太真切，想对活贼说，
又怕他沉不住气，惹出其它的麻烦来。

天将雾明时，我俩返回到 A 市，不用说，
活贼肯定要找债务人出气。

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茶几很大，债务
人坐在对面。活贼打开包装后，把汝瓷盘举
到手上，有点气急败坏地说：“你把我坑的可
不轻，去北京来回一折腾，又让我赔进去两
万多，从哪弄的假货？还你！”说完，蹭着玻璃
茶几的滑面，他顺势把汝瓷盘推了过去，不
巧的是，小盘滑过去后，不偏不斜地撞到了
茶几边上的剪刀尖上，拿起一看，一个针尖
大的瑕疵，毫不客气地留在汝瓷盘的底沿
上。这下麻烦了，一个拼命要退，一个坚决拒
收，只吵得面红耳赤，青筋暴起，无法下台。
按照行规，债务人是占着理的，活贼自知理
亏，理穷辞绝后，只好收起小盘打道回府。

从债务人家里出来，天已大亮，东方天
际早已被朝霞染得彤红，不知为什么我的心
神一直不安，总感到身后有人尾随，果然，在
我第三次转头扫视时，有个人影幽灵般地闪
到了一边，我寻思，如果真是北京人跟着的
话，证明汝瓷盘还有价值。于是我对活贼说：

“不管汝瓷盘是真是假，回去后你一定保管
严实，先别轻易出手。”活贼仍是气呼呼地，
直愣着眼睛看我，木纳地点点头。

大概一个月后，活贼突然有天给我打电

话，说有两个外地人愿意出 5 万买走汝瓷

盘，要我马上赶过去陪客人喝几盅。语气里

充满了得意的神气，尽显他以往我熟悉的烧

造相。我赶去后，饭桌上却不见那两个人，我

问活贼咋回事，他说去银行提现金了，咱就

等着收钱吧。几根烟功夫过后仍不见人影，

我犯疑了，拿起放在桌上等着成交的汝瓷盘

细看，发现盘上的瑕疵分明比原先的浅了一

点，于是我对活贼说：“不用等了，他们不会

来了，”活贼一怔，傻愣愣地瞪着我，我不想

说什么，把高兴了半截的活贼硬拉了出来。

看着活贼眼下痛苦的样子，我心里也一

阵难受，老实说，我预感会有这一天，但没想

到会这么快，我问他：“干啥和电视过不去？”

他满脸沮丧，少气无力地说：“电视直播北京

拍卖会，没想到拍的是咱们的汝瓷盘，开始

我不信，说到上面也有瑕疵时，我含糊了，当

我在电视里再次看到那双蛤蟆眼时，我信

了。”我问成交价多少？他说“1680 万！！你说，

这不是要我命吗？”说完，活贼竟像孩子一样

又大声哭起来。

我抚摸着他的肩膀：“想开些，命里不该

有，到手的东西也会溜走！”

活贼抬起哭脸：“至今我想不通，那玩意

他是咋个从咱手里弄走的！”

我说：“这个行当水很深，等你淹过几回

后就会弄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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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寂寂，回忆取暖……
猛地想起，今天是三姐生日（我

们一年未见面了），刹那间一股暖流
涌遍全身……很多年了，沐浴着姐
姐们的关爱，春风拂面春意和暖。时
光无言，滴滴点点，隔着万水千山，
都有无声的爱意缱绻。

从哪儿说起呢，想说的爱太重，
太多，太碎，散落在这么多年的光阴
里。那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吧。

幼年体弱常有头疼脑热，上学
时断时续。三年级才算勉强正常
了———迟到是很难免的。迟到的学
生要受惩罚的，脖子上要被挂个纸
牌牌，纸牌上赫然两个黑字“懒汉”。
那个冬日，背了书包，一路小跑到学
校，没想还是迟了。小班长麻利地将

“懒汉”挂在我的脖颈，推我到教室
门口，听见同学们的哄笑，羞耻难堪
眼里泪花打转转……说时迟那时
快，三姐冲了过来，一把将纸牌扯
下，撕了个粉碎，漂亮的女教师惊愕
的圆睁了双眼。自此以后，上学我不
再担心迟到了，没有人敢让我戴“懒
汉”牌了。有个哥哥般的姐姐保护，
后来的小学生活幸福的像花儿一
样。

记得和姐姐地里拾麦穗。足蒸
暑土气，背灼炎天光。三姐买了一只
冰棍给我，仿佛陶醉的样子唱起了
歌。好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吃过那
么香甜凉爽的冰棍———那些歌儿还
在我的耳边回荡……

那年我录取到师大，姐姐逢人
夸耀妹妹聪明，应届生如何了得。开
学那天，三姐护送我到校，帮我置足
了生活用品，临走又塞给我一把钱。
后来我知道姐姐只给自己留了路
费。

找对象的灰暗日子里，姐姐和
母亲一样心焦。想让我早点嫁人，又
怕逼婚伤了我自尊，言语很是小心
翼翼。

只要买衣服，就非得三姐陪着。
不管姐姐忙不忙，无论婚前婚后。三
姐的眼光杠杠滴！凡是三姐推荐买
了的衣服，小伙伴们都一致叫美。有
一阵子，咱几乎成了本单位服饰的

风向标呢。
1999 年开始建新房，2000 年落

成。竣工之后，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
英雄气概———吃饭胡乱对凑，舍不
得给娃买玩具，更舍不得给自己添

嘚新衣。新年的时候，我竟然有新衣
瑟了：三姐花一个月的时间，精心为
我织了件棒针毛衣。腊月我生日的
那天，姐姐冒着严寒送到家里。姐
说，宁穷一年，不穷一节。毛衣很宽
松，里面能叠穿好多，另类的时尚。
后来我知道，姐姐也给自己织了毛
衣。她给自己织的是混纺线，给我织
的是纯羊毛。那件毛衣是深军绿色
的，连肩袖，胸前胳膊上有麻花造
型。我穿了 N 年。

2013 年送孩子上学，在京呆了
一周。姐姐和别人调班，非要陪着我
们游玩，为的是我们少花钱少走冤
枉路。跑了好多个大商场，终于为母
亲买了姐姐以为满意的衣服，再三
叮嘱我不能告诉母亲实价。

在京。我要逛商场，老徐要去书
店。折中的路线是先去商场再去书
店。从商场出来，已经没了精神。老
徐说看看书去，我冲他乱叫乱喊。姐
姐说我对老徐言语粗暴，常常不给
男人面子。我没吱声，可是开始反省
自己。后来算是悬崖勒马改过自新
了……没有姐姐的提醒，婚姻会不
会一帆风顺呢，不好说。

离京的时候，姐姐给我拿了好
多衣物。其实我是不想带的，担心冷
了姐姐的热忱，就随她任意拿了。我
送出去好多过期的衣服，从北京带
回来的还在，尽管我不穿。

母亲一直遗憾的是：供我们姊
妹四个读了大学，三姐只读完初中。
母亲一直说，孬子要和你们一样有
个正式工作，我就放心了。三姐没能
继续读书，我们也觉得愧疚。谁说和
我们没有一点关系呢？

说到这里，姐姐仿佛就在我的
眼前：三姐身材高挑，容貌比我耐
看，做事麻利风风火火。无论在哪
里，人气都旺旺……

愿姐姐天天开心！不只生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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